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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亚萍
走马塘自北宋建村，先祖按

照周易书上“天圆地方”之说，挖

掘河流，建造村落，形成了今天东

西长约410米、南北约255米的呈

长方形的四周环河的村落格局。

面积约 2亩的荷花池是村中最大

的一个水池，时值荷开季节，几朵

芙蕖，开过尚盈盈。皓素荷花开

得早，洁白的花瓣虽谢落在绿萍

中，却仍然美丽、清净。粉色的菡

萏，则高高地于荷叶之上，红花绿

叶衬托着荷花池两边青砖黛瓦、

飞檐翘角的明清建筑，展现了千

年古村的独特风韵。

池边上的一排建筑群，居村

中心，建于清中晚期。占地 3800
平方米的中新屋大院，是村内最

大的毗连式大院落。院落规模

大，住户多，是陈氏望族累世同

堂，凝聚人气的地方。院内有大

小天井 5个，天井又称明堂，是住

户们生活起居的活动场所和共享

空间。砖木结构的中新屋楼房，

弧形、尖长的翼角高高翘起，体现

了明清建筑的一大特色。

村中的一条河槽称蟹肚脐，蟹

肚脐的弧形长埠头，长约 30米，平

整的长条石一级一级往水里延伸，

以满足当年不同水位时的使用。对

岸旁这株千年古树“重阳木”，支撑

的石柱与树干抱成一团，虽老态龙

钟，主干开裂，树冠却郁郁葱葱，见

证了千年古村走马塘的岁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余年

来，陈氏一族以耕读起家，守诗书礼

乐，重忠孝节义，培育了 76名进士，

达官显贵，代不乏人。他们以学立

身，以廉为吏，以孝事亲，以忠事君，

可谓人文蔚起，名震朝纲。据历史

记载，走马塘始建于北宋端拱年间，

当时江苏长洲进士陈矜任明州知

府，死后葬于茅山，其子为父守陵，

带家眷定居于此，遂成走马塘人的

祖先，至今已传38代。

走马塘村名的由来，相传是唐

代两浙兵马钤辖张仁皓骑马从临河

直塘往来之地，凡地方官吏经过村

落，都得“文官下轿、武将下

马”，步行牵马而过，村落旁的河

堤便成为走马的河堤，村名逐渐演

变成走马塘了。当然，村名的由来

还有一个版本，说是这里的陈氏家

族进士多，做官多，车马进出也

多。为方便车马行驶，族人集资在

河西岸修筑堤塘，故名走马塘。无

论哪种说法都证明了这个村庄当年

是何等的荣耀，难怪后人称走马塘

为“四明古郡、文献之邦，有江山之

胜、水陆之饶”。

走马塘河又叫先生塘，南宋嘉

定中陈氏第十代的陈埙在这里置庄

种竹，人称君子河。我沿着河往南

走，过清代建筑泉公祠，左拐，又过

新陈氏宗祠、宋代的擂鼓墙门、清代

的长排屋民居，来到了老街。这条

东西走向、长约百余米的老街在清

光绪年间形成集市，至今虽然店铺

还在，但早已没有了当年商贸的旺

盛与鼎沸的人声。老屋的石雕花窗

古朴精致，也早被风雨剥落了朱颜，

浸透着岁月的痕迹，只有老街两边

挂起的一盏盏红灯笼，为老街留些

许回味的气息。老街的尽头有一方

小塘，边上公禁碑记载着：走马塘原

有大小池塘 70 多个，族人约法三

章，禁止在水塘堆物、洗污物，每当

岁冬清理杂物，防污染。族人就近

取池中秀水饮用、洗涤、防火，行农

灌之利。池边清康熙丙午科年间的

公禁石碑，碑文为“荡洗秽物，投掷

废弃，堆积余岸，雍塞通沟”，三百余

年来，为确保水质纯洁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村中还有后新屋、老祠堂

等多处明清建筑，随处可见宣传墙

上写着的陈氏家训：“读书为重，次

即农桑，取之有道，工贾何妨……”

兜兜转转，我又来到了荷花池，

一阵微风，吹皱了荷池，荷叶和荷花

轻轻地摇曳起来，但荷花依然亭亭

玉立。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历来被

陈氏奉为族花，告诫后世做人当官

都应清正廉洁，以求流芳百世。

我发现，这些檐牙高挑的古建

筑和随处可见的祠堂影壁、古树池

塘、科举榜单、石刻花窗，以及家谱

画像等等，每一处都有浓得化不开

的历史文化积淀。走马塘，就像是

一本厚重的书。

走马塘古村游

南慕容
且不说滋味如何，单就文学

上的传诵度而言，江河湖海的鱼

类中，恐怕没有比鲈鱼更负盛名

的了。范仲淹诗云：“江上往来

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

没风波里”。诗酒酬唱，品尝松江

鲈鱼是古代江南一带文人的风雅

之事。“水精盘，鲈鱼脍，点新橙。

鹅黄酒暖，纤手传杯任频斟。”新

鲜肥美的鲈鱼代表着一种富足的

士人文化，不但是物质上的，也是

精神上的。交通便利的现代人，

足不出户就可以尝到天下鲜，很

难想象古人会因秋风萧瑟，而起

“莼鲈之思”，宁愿舍弃做官，也要

回到莼波荡漾、鲈鱼佐酒的家乡。

松江鲈鱼是淡水鲈鱼，上海

和苏杭一带的厨师擅做“松子鲈

鱼”，剔骨和花刀最见厨师的功

力，但最后触发“外酥里嫩”“酸甜

可口”极致味觉的却是油炸和勾

芡的功夫。几个步骤，环环相扣，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没有在厨房

里潜心苦练几年，很难臻于化

境。“松子鲈鱼”又叫“松鼠鲈鱼”，

大厨烹来，得心应手，不但色香味

俱全，且形神兼备。据说，第一等

高手的松子鲈鱼上桌时，嘴巴还

会动，光泽诱人，醋香满席，如同

面对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令人彷

徨良久，不忍下箸。

鲈鱼品种不多，主要有四大

类，松江鲈鱼是一种,家乡靠海，

盛产海鲈鱼，其余两种，相隔遥

远，不足道也。海鲈鱼也分几种，我

在市场上常见的那种，细鳞巨口，骨

骼坚硬，鱼刺尖锐，尾部有黑色的斑

点，学名为七星鲈鱼，因为样子凶

猛，实乃水中一霸，我们叫它“鲈

霸”。给鲈霸去鳞，要费好大的劲，

一不小心，坚硬锋利的鳞片就会伤

到手。即使清蒸了，拿到餐桌上，它

仍然保持着生前的威仪，一副凛然

不可侵犯的草莽气概。

“冬鲻夏鲈”，海鲈鱼旺发于夏

季，清蒸是最原汁原味也最家常的

做法。诚然鲜美，但天天如此，鲈鱼

和我，怕也会相看两厌吧。所以葱

油和剁椒也是我喜欢的吃法。一直

以为，商业综合体里的美食城缺乏

特色，虽然颇有名气，装修精美，价

格不菲，论味道万万不及陋巷中地

道的小餐馆，但我在某广场的一家

主打杭帮菜的餐馆里里吃过一道

“锡纸鲈鱼”，回味至今。鲈鱼端上

来时，服务员打开锡纸，淋上汤汁，

点上固体酒精，鲈鱼犹如在烈焰中

翻滚，看锡纸中的佐料，红辣椒灿若

云锦，青葱荡漾其间，光是这色相，

就赚去了我不少口水。很难定义锡

纸鲈鱼是哪个菜系，我想应该是杭

帮菜，但借鉴了川菜剁椒鱼头和纸

包鱼的做法。大江南北的各派菜

系，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因为人口流

动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各取所长、相

互融合了。

“一尺鲈鱼，半蓑烟雨”。至今

难忘几年前跟朋友坐船出去海钓、

在船上用餐的经历。前几日船主已

在海面上抛下虾笼，以浮标为记

号。船出狮子口不久，起网，获石

蟹、白蟹、虾蛄一脸盆有余，我们

正喜滋滋围着网笼拍照，只有一位

海钓协会的朋友还悄立船尾，屏息

等待着什么，间或有小铜盆鱼上

钩，但似乎都不合他的心意。忽听

得他说：“有了，肯定是条鲈鱼。”我

看见船尾下方的海水，激流旋涡，有

鱼翻腾挣扎，偶尔腾空，激起的水柱

溅湿衣衫。朋友放线、收线,放线、

收线……与之耐心周旋一刻有余，

鱼终于不再挣扎了，他才放下网兜。

这条鲈鱼重五六斤，剖开肚子，

赫然发现一枚熠熠发光的鱼钩，鱼

线从口腹横贯而出，只差一步，就差

点让它逃出生天。最新鲜的鲈鱼，

用最原始的烧法才好吃吧。鱼分为

两段，上半段正反面横切几刀，冷水

下锅，放半碗酱油，当水滚开时，鱼

肉也基本烫熟了。就这么简单？没

错！大半条鲈鱼少说也有三四斤，

几双筷子争先恐后，没多久，就剩下

了一副骨架。大家你看着我，我看

着你，谁都想要啃鱼骨，但都不想被

美味剥夺最后的矜持。这时船主进

来了：“还有，别急。”他放下一个大

盆，筷子已然向鱼骨伸去，顺便把酱

油鱼汤也喝了个精光。

盆子上是切得细细的的鱼脍，

用淡盐水稍浸沥干，肉白如雪，冰清

玉洁，丝毫没有鱼腥味，细心的船主

居然还备有柠檬，切片，铺在底下，

煞是好看。《食宪鸿秘》中记载一种

鲈鱼脍的做法，八九月的鲈鱼，挑选

不足三尺长的，细切，水浸之后，用

布包住，沥净水分，散放在盆中。细

切香柔花叶，与鱼脍相拌食用。但

鱼脍用什么调料蘸汁，今已不考。

想惊涛骇浪里的强悍生命，转

瞬间就化成腹中绵柔的乡愁、口中

淡雅的诗句，那一天品尝的鲈鱼脍

颇有古风。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鱼

来说，重要的不是怎么吃，而是什么

人吃过，又留下了什么样的足以炳

照千古的诗文。严肃如鲁迅，见了

鲈鱼也会仔细研究起食谱来，他曾

在一则杂记中写道：“生鲈鱼与新粳

米炊熟，鱼须斫小方块，去骨，加秋

油，谓之鲈鱼饭。味甚鲜美，名极雅

饬，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鲁迅的鲈鱼饭我未尝过，但令

我想起日本的猫鱼饭和我家乡的糟

鱼饭，三者应该各有千秋吧。前文

说到“莼鲈之思”，鲈鱼和莼菜同烹，

不用去西湖的“楼外楼”，在我的家

乡就可轻易品尝。

奉化莼湖，是个千年古镇，镇名

来源于古代有一大湖，湖中养莼

菜。莼菜营养丰富，粘稠状的胶原

蛋白尤为难得。拥有中国第一渔村

的莼湖人如今重新养起了莼菜，“八

月紫莼浮绿水，细鳞巨口鲈鱼美”，

坐拥地利，一道“莼菜鲈鱼羹”号称

“江南三大名菜”之一，是外地食客

的必点之物。莼菜本身无味，煨以

鸡汁，调味打芡，入鲈鱼柳，淋上麻

油起锅，装盘洒上葱花。此羹鲜美，

能大快朵颐，更能思接千古：“休说

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休说鲈鱼堪脍
裘七曜
1949年，父亲 18岁。一天，他看到了海港里有军舰

像潮落一样逃离，岸边有大批人马在溃退，偶尔有几发炮

弹落在村外的田地里。父亲慌了神，跑到山里的峡谷里

躲起来。天黑了，才探头探脑，踮着脚偷偷回家，然后门

一关，蒙头大睡。

半夜，父亲又听到了人马进村的声音，只是感觉轻轻

悄悄的，且井然有序。他不敢吭声，透过楼上地板的缝

隙，看到了那些穿军装的士兵在回廊里打地铺，声音柔和

得就像春天的雨丝。他踏实了，安然入睡。

第二天父亲下楼的时候，楼下已空无一人。但地扫

得干干净净的，家具原封不动整整齐齐的，水缸里的水给

挑得满满的……鱼贯而入、徐徐而去，秋毫无犯。后来他

知道了，那些人叫解放军，他们就像自己的亲兄长。于

是，他的心像阳光一样，开始泼泼洒洒四处飞扬。

随后，工作组进村了，剿匪的部队也进村了。父亲就

像遇见了亲人，他不由分说、热情似火地追随着他们，风

风火火地参加各项工作和活动。就这样父亲成为了入党

积极分子，后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时常跟随剿匪部队去剿匪。有一次，他在海边

发现了海港岛屿旁有一只大船，凭直觉，这是土匪船。容

不得多想，他约了几个年轻人拿着长木棍摇舟振楫想“呼

啸行驶”去“剿匪”。幸亏钱江部队的白连长赶来了，用望

远镜观察了一番说：“船上架着机枪，不是一般的土匪，估

计是国民党的散兵，你们摇着小木船过去无疑是以卵击

石。不可轻举妄动，待大部队过来趁着夜色才可见机行

事。”可见父亲那时候热血沸腾，他根本没想过会有什么

样的后果，心里只有“剿匪”二字。

朝鲜战争爆发了，父亲又义不容辞地去体检想应征入伍。体检通过了，

他正打算前行，但公社书记硬是不同意他去。因为当时如火如荼的新中国

新农村建设急需各种人才，父亲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刚刚成立的合作社主任。

父亲经历了土地改革，经历了集体化，经历了围海造田，经历了兴修水

利……他和大家一起热火朝天、脚踏实地地劳动，创造世界，抚慰心灵。当

然，父亲也经过了3年自然灾害、3年经济困难时期等。

父亲像春风鼓浪、勇立潮头的弄潮儿，随着波浪此起彼伏。时而高亢激

昂，时而委婉低沉，时而清脆嘹亮……他和新生的共和国一起风雨同舟，寻

找自由和追梦。他像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们一样，即使是在艰辛和不怎么富

裕的年月里，心中也有自己的欢乐与梦想，对美好的明天充满了期冀和激动

人心的驰骋。

时光像一场场雨，在 1978年泼泼洒洒地又下了一场及时雨。那一年，

风起云天，潮涌东方；那一年，曙光升腾，万物生长；那一年，咚咚锵锵，分田

到户；那一年，喜气洋洋，有钱有粮。父亲的心也充盈着莫名的舒畅，他像春

天的树叶不由分说地想展露着自己的新颜。

父亲说，以前为了挣工分，你们的几个姐姐都没读书，现在家里有能力

供你们几个小孩读书了，一定要好好读，争取考上大学。自从盘古开天地，

我们村里还没有出过大学生呢。而如今，可以说满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

大学毕业生。

父亲说，每个人都做着新房的梦想，人生一世添砖加瓦——家里住的木

头房子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四处破败。现在有能力，我们把新房子建起

来。说干就干之言不虚掷，临溪而建的 2层小洋楼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眨眨眼长大了、长高了，在春风里蓬勃着，令人耳目一新，满心欢喜。

父亲说，你们这一代人命真好，人逢盛世，其命维新。现在只有想不到

的，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像我们小时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只能给别人

去放牛做长工……父亲的话就像千层糕，每一话语均是回忆和愿望，而越到

上面总是蜂蜜和大枣。他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内心由衷的感慨和阕阕颂歌：

新中国真好，改革开放真好，现在的生活真好！

如今，尽管父亲已离开了，但我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

职守，遵循父亲的教诲，依然是幸福快乐的追梦人。

父
亲
曾
是
追
梦
人

乡间小路 韩晓霞 摄

汪知羞

仰望
你不许我说“死”字

认为还有许多快乐的日子

那就让我们再仰望一万年太阳

生命
生命属于早晨，也属于黄昏

它在一刻不停地燃烧

直到看不到任何影子

自画像
我在生活的底层许多年

掀起思想的窗帘

总想与自由的风拥抱在一起

诗痴
当我步入生命的暮年

诗仍在我的心里

绽放着一朵朵美丽的花

记忆
岁月留下二万多张落叶

让我把它们一一点燃

在火光中拾取那些温馨的记忆

祭青春
走了太遥远的路

阴晴雨雪都是我的故事

再抬头

天上还是看着我的那颗星

纸船
让我化身为一只纸船

驶入你青春的港湾

在你灵魂的视线里作幸福远航

读《氓》
我听到她在倾诉、在叹息

这爱、这恨、这悔

从远古一直流淌到了今天

良浪溪
那首年代久远的歌

正从山村飘来

友情盛满的日子在秋雨里活着

鸟儿
峰峦青青无穷美

一溪泉水向着水尽处

你正如山中的鸟儿乘兴而飞

仰 望（组诗）


